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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北非、东南欧环绕着地球上最大

的陆间海——地中海，地缘上的接近让穆斯

林和欧洲很早就在地中海海岸的“黎凡特”

（Levant）和“马格里布”（Maghrib）地

区相遇了。“黎凡特”意为“意大利以东的

地中海土地”，“马格里布”则意为“太阳

落下的地方”，是阿拉伯人对北非最西段的

称呼。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既是地理的、也是

文化的。它们所指的是西亚、北非和欧洲的

地理交汇点，也是公元7世纪中后期伊斯兰

教的影响突破了阿拉伯半岛之后的一千多年

里，连接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汇点。

这一地缘上的接近让伊斯兰世界与欧

洲之间长期存在多层面的互动，欧洲语言

中——从科学、技术到经济、日常生活——

存有大量来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这从侧面

证明了穆斯林与欧洲之间长期而丰富的互

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地缘上的接近也

让欧洲很早就暴露在了早期穆斯林对外征服

的矛头之下，之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又数

次给欧洲带来挑战与威胁。今天，蜂拥而至

的穆斯林难民不断以各种方式渡过地中海，

似乎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去“征服”欧

洲。在一些人的眼中，穆斯林与欧洲之间的

征服与被征服，似乎已经成为贯穿双方交往

史的主线。

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演变

公元7世纪后期，伊斯兰历史上第一哈里

发王朝——伍麦叶哈里发大军的对外扩张势

如破竹，669年占领了西西里岛，据此称霸西

地中海。而在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埃及、

塞浦路斯、罗德岛、克里特岛等地亦先后被

穆斯林军队征服。30多年之后，哈里发的大

军已经远征至被称为“太阳落下的地方”的

北非西部。711年，占领摩洛哥重要港口丹吉

尔的穆斯林将领陀里克从一个狭窄的海域率

7000精兵渡海，击溃了数万西班牙守军，登

上了欧洲的土地。他上岸的地方由此被称为

“贾巴勒·陀里克”，即塔陀克山，后来这

个称呼演化成了地中海西段连接非洲和欧洲

的海峡的名称——直布罗陀。

西罗马帝国崩塌后的力量真空让阿拉伯

人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对手。在不到一年

时间里，陀里克扫荡了半个伊比利亚，“穆

斯林居然在一瞬之间涌入欧洲，并且成了这

个半岛文明的主角”。[1]之后以此为根基的

后伍麦叶王朝，把格纳拉达和科尔多瓦建设

成为堪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中心——巴格达

城——媲美的西方中心，哲学、法律、神秘

主义，还有实用的农学和医学都在这里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承认，当时西班

征服与被征服：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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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东方”文化的程度远远高于“西方”

文化。穆斯林在西班牙地区的政治影响一直

延续到800年之后，基督教君主们的“再征

服运动”将其从欧洲大陆清除出去，穆斯林

们不得不退守北非。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

不仅有今天依然伫立在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

宫，还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等西班

牙诗人作品中众多的神秘主义意象。[2]

虽然11世纪以来十字军多次东征影响了东

西方交往的历史，但是似乎就其影响来说，还

远不能将其视为欧洲对穆斯林世界的征服。之

后奥斯曼土耳其崛起，穆斯林给欧洲带来了第

二次大规模的冲击。自1299年立国之后，土

耳其人就致力于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到了

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夺取了有着千年

历史的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将其首都

君士坦丁堡“像珠蚌吸裹住沙粒一样”团团

围住。[3]1453年，鏖战53天之后，土耳其人

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虽然这座城市在征服者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眼中只剩荒芜草木，过半

宅邸已腐败坍塌，但是作为基督教世界在东

方的前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欧洲带来更

大的震撼。土耳其人将这里更名为“伊斯坦

布尔”，并定为国都，之后向欧洲征服的步

伐并没有停止，他们不断向西、向北进军，

并数次兵临维也纳。在统治的鼎盛时期，地

中海与东方世界的商路为土耳其人所垄断，

地中海几成土耳其之内湖，往来于这内湖上

的欧洲商船靠向土耳其人交纳保护费获得保

护。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

更被认为是西班牙女王支持哥伦布寻找亚洲海

路的主要原因。

但是，前事之果却往往会成为后事之

因。在大航海和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历史逐

步迈入西方列强对外征服的时代，曾经的征

服者似乎在旦夕间就成为坐拥金银财宝、等

待被征服的对象。地理上的便利让先行发展

起来的欧洲国家把西亚、北非的众多地区变

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

以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和印度莫卧儿为

中心的伊斯兰世界体系，在西欧主权领土国

家体系向外扩张过程中遭遇挫败。

20世纪前期，在原来奥斯曼土耳其的

遗产之上，西亚北非地区建立了多个现代国

家。由于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自近

代以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在世界范

围内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穆斯林国

家在建国和独立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

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范例。这也使得这些国

家与欧洲各国之间具有一种矛盾而特殊的亲

近关系。

二战之后，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互动

主要体现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欧洲各国

从二战后开始了鼓励和接纳移民的过程。这

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本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

力资源不足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

当时冷战国际秩序下的国际义务的考虑。欧

洲由历史上的人口输出国变成人口输入国。

欧洲各国移民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除了欧

盟区内自由迁移的人口流动之外，欧洲各国

的前殖民地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其中相当

比例的人口来自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国

家。例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的数

据，当年德国国内的外国人群体中人数最多

的是土耳其人，当年的数字是168万人。而英

国、法国等地的移民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

现象。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促

使西方关闭了引进外籍劳工的大门，但是穆

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团体。

欧洲与穆斯林最早在黎凡特（Levant）相遇

二战之后，欧洲与穆

斯林世界的互动主要体现

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欧洲各国从二战后开始了

鼓励和接纳移民的过程。

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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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冷战国

际秩序下的国际义务的考

虑。



封面选题:欧洲难民危机

046

多元主义or同化移民

移民人口的空前增长，这给欧洲各国带

来不曾料想到的巨大挑战，其明显结果之一

是，历史上文化传统较为一致的欧洲民族国

家开始成为宗教、种族多样的社会，随之而

来的多元文化并存和社会异化现象更是让人

始料未及。对于欧洲人来说，穆斯林不仅是

猎奇和征服的对象，他们是邻居，是同事，

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甚或是刚刚抵达自己社

区的难民。与历史上欧洲与穆斯林之间的征

服或是相互试探性的“发现”不同的是，当今

的欧洲和穆斯林面临的是如何互相适应和接

纳。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工作。

如何处理外来穆斯林移民与居留国、当

地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移民尽快融

入当地社会生活，这些新的挑战已经成为欧

盟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大致来说，在处理

移民问题的理念上，欧洲国家大致有同化和

文化多元主义两种思路。其中同化思路强调

移民调整自身，向所处环境中的核心机制及

其附加的社会期望看齐。这一思路隐含着对

于少数族群原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属性的区

别对待，因而一度受到学界的批判。但是，

同化理念更强调共和主义国家的规范性政治

理念和经济社会体制基础，因而更具有普遍

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色彩，因而依然构成不少

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核心。[4]与此同时，多

元文化主义的思路更重视对于移民群体文

化、种族特征差异的保留和认可。在现实层

面，多元文化政策不仅给予“异文化”以一

定的自由空间，还提供特别的经济支持，以

维护少数族群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独立性。

从具体国家来说，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倾

向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而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则偏向于同化的思路。

到了20世纪后期，不论采取哪种政策思

路，欧洲各国在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上都面临

严峻挑战。尽管数据调查表明穆斯林有着积

极融入欧洲社会的愿望和行动，但是他们距

离真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还有遥远的距离。

在欧洲一些大城市附近出现了由民族、语

言、文化背景相似的穆斯林移民组成的聚居

区。这些聚居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面临

着高犯罪率、高失业率、高辍学率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一些来自移民原住国的习俗，比

如强迫性婚姻、歧视妇女甚至是荣誉杀人等

做法，在这些社区里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同时，从与原住民的比对数据来看，穆斯林

移民的经济收入低下、政治参与度低下、教

育水平不高。这些因素使得不少穆斯林移民

只能是所在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对于未来似

乎只有迷茫或反抗这两种选择。

这些现象让原住民对多元化社会的疑

虑和不安逐步发酵，他们担心移民群体融入

失败带来种族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整体

二战之后，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互动主要体现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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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素质下降、福利费用攀升、传统价值观

丧失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国家政策

层面，欧洲多国普遍收紧了移民政策，同时

调整入籍政策，强调国民在文化与认同上的

一致性，并采取法律手段以减少价值观的差

异。英国、荷兰、瑞典等国政府都明确规定

申请入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年龄、学历、居

住年限和经济能力等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参

加包括本地语言、历史、文化、习俗等内容

的考试。在20世纪80年代，荷兰等实行多元

文化政策的国家曾经由国家提供资助，在当

地电台电视台给出专门时段，播出不同民族

语言的节目，或是为移民族群社团学校活动

提供资助。近年来，这类资助政策基本被取

消。即便少部分依靠社团自筹资金延续的活

动，也必须接受政府在时间、规模、内容等

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欧洲国家还对建造新的

清真寺加强管理，2009年11月瑞士通过公

民投票，禁止当地穆斯林社群继续修建宣礼

塔。而在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多个国

家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都在议会中赢得

了更多的席位。

在民众层面，典型的反映就是伊斯兰

将征服欧洲的论调，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伊

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对于原住

国的居民来说，随着穆斯林社团规模不断扩

大、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移民对欧

洲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冲击和影响，因而产生了穆斯林正在或

已经在征服欧洲的感受，对多元化的社会前

景充满了忧虑。他们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

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自己原本种族和

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世界的

宗教激进主义会波及自己的国家，担心穆斯

林人口的高速增长会横扫欧洲，把伦敦变成

“伦敦斯坦”，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

（Eurabia）。[5]尽管穆斯林移民并非一个均

质的群体，更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伊斯兰恐

惧症却淡化穆斯林群体本身在宗教虔诚度、

政治态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多样性，闻伊

斯兰和穆斯林而色变。

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学者也在不断对

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反思。2007年，弗朗西

斯·福山在《认同与移民》一文中指出，

问题的症结在于欧洲集体认同感的削弱。他

说一些欧洲精英人口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国

家和宗教所确立的身份认同，达到了一个更

高的境界，但是过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

态度在面对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移民面

前显得极为无力，而恐怖主义和右翼政党的

兴起让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欧洲人面临着

“我是谁”的问题，这与“9·11”之后塞

缪尔·亨廷顿针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提出的

“我们是谁”[6]颇有相似之处。

除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还有一些

学者提出了更为让人震撼的观点。著名的伊

斯兰问题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就说，到了

20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

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

思想家丹尼尔·派普斯更是断言，欧洲与

穆斯林之间只有穆斯林统治欧洲、或者欧洲

驱逐穆斯林两种道路，因为整合穆斯林几乎

没有可能。[7]更有人预言说，与低生育率相

伴而来的死亡、社会福利体系崩溃带来的饥

荒、穆斯林引发的欧洲内部战争，以及伊斯

兰教对欧洲的征服，将是欧洲走向历史终结

的四大主因。

伊斯兰移民如何融入欧洲？

相关调查数据表明，相当高比例的欧洲

人认为，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与

能力不足，他们对于穆斯林与欧洲关系持悲

观态度，甚而把双方的关系理解为又一次的

征服和被征服，但是调查数据同时也表明欧

洲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和行

动，移民对所在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程度

也并非像人们普遍的印象那么糟糕。欧洲穆

斯林在文化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正在逐步

改变，各国都建立了一些宗教非政府组织，

为穆斯林与欧洲社会的融合从不同的角度予

以推动。

做一个好穆斯林与成为所在国家的忠

诚公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多元化的

对于原住国的居民来

说，随着穆斯林社团规模

不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

响越来越明显，移民对欧

洲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

击和影响，因而产生了穆

斯林正在或已经在征服欧

洲的感受，对多元化的社

会前景充满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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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生存，同时又能保有正统的信仰，维

持传统的实践？如何调和以天启经典为基础

的伊斯兰教法和现代世俗法律？在今天的欧

洲，穆斯林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同化或融入

的方案。一些欧洲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知识

分子一直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推动穆

斯林社团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来

自欧洲的穆斯林，比如英国的提摩太·温

特、瑞士的塔里克·拉马丹和波黑的穆斯塔

法·克瑞克等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总体上来说，这几位学者都拒绝认为穆

斯林“反对”西方、穆斯林“征服”欧洲的

两极分化的世界观。他们更赞同一种以普遍

价值为基础的欧洲穆斯林认同，并且坚称伊

斯兰与西方之间具有本质上的适应性。在塔

里克·拉马丹看来，欧洲穆斯林在宗教身份

上是穆斯林，但是文化上他们是法国的、英

国的、或者德国的。穆斯塔法·克瑞克也

赞同这一观点，他说：“如果阿拉伯人用伊

斯兰教来推进他们的民族目标，那么我们欧

洲穆斯林也能做同样的事。如果一个埃及人

有权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做一个埃及爱国者，

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可以以伊斯兰的名义

做一个欧洲的爱国者……作为一个欧洲穆斯

林，我想对欧洲文明做出我的贡献，并且自

动得到认可。”[8]

塔里克·拉马丹明确提出了“欧洲穆

斯林”和“欧洲伊斯兰教”的概念。他认

为，伊斯兰教的普世原则允许穆斯林全面参

与西方市民社会，欧洲的穆斯林可以形成与

欧洲文化不相冲突的“欧洲伊斯兰教”。[9] 

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古兰经》和先知的训

诫中，还是在西方的宪法当中，都没有任何

东西可以阻止一个穆斯林既做一个践行的穆

斯林，又做一个忠诚的欧洲人。上千万穆斯

林在欧洲生活、工作、投票，这就是身兼穆

斯林和欧洲人两种身份的鲜活例证，其中并

无内在的冲突。同时，拉马丹还认为接受世

俗主义和开放社会并不是对穆斯林准则的背

叛，这是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实践宗教自由

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号召生活在西方的穆

斯林应该对外传播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生活

在民主制度之中，我们尊重国家法律，我们

尊重公开政治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穆斯林

都拥有这些。

当然，成为欧洲穆斯林并不意味着被

同化。拉马丹认为融入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

同化。必须允许穆斯林发展自己的欧洲穆斯

林身份认同和文化，就像此前的其他非基督

教宗教团体和族群所做的一样。同时，穆斯

林要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宪法、法律和

欧洲国家的框架。拉马丹对于穆斯林女性头

巾问题的看法就反映出这一信念。他坚持

说，“没有人能强迫一位女性佩戴或不佩戴

头巾”，因而他反对法国关于头巾的禁令。

但是，他又强调对本国法律的遵守，因此他

建议在法律改变之前，穆斯林女学生可以用

更加能让人接受的大手帕包头，替代头巾：

“但是穆斯林必须向其他公民和世界各地的

穆斯林表达清楚：我们尊重法律，即便我们

并不赞同它。”[10]

对于伊斯兰教当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力

量，这几位学者都予以明确的谴责。穆斯林

宗教领袖、剑桥大学教授提摩太·温特清

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组织之类的极端力量，

认为他们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纯正。他谴责

极端主义者不忠实于伊斯兰教法和教义学的

经典准则，指责他们发布的法特瓦“既不正

规，其思维习惯也无法从中世纪的解释中予

以推断”。[11]与有些穆斯林学者在自杀式炸

弹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同，他明确谴责欧洲人正患上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

穆斯林宗教领袖、剑

桥大学教授提摩太·温特

清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组

织之类的极端力量，认为

他们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

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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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式炸弹，认为这是一项自杀行为，也是

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是伊斯兰教传统中一

贯被禁止的，是比谋杀更为恶劣的行为。

对于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拉马丹指出

目前的穆斯林与西方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危

险的恐惧，就是认为自己可能成为对方的牺

牲品：穆斯林认为西方任何的行动都是受对

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仇恨所驱使，西方则指

责穆斯林打定主意要摧毁西方的价值和“自

由”，他们的行为都是因为对西方的仇恨和

排斥所致。

小 结

引发伊斯兰恐惧症的因素不仅仅是现实

经济政治方面的忧虑，更可能是来自于欧洲

人对于穆斯林移民异质的信仰方式、生活模

式的直观感受，来自于被他者征服的恐惧。

确实，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除去今

天的难民危机，伊斯兰信仰者在历史上从未

被迫经历过大规模的流散。即便全球人口流

动如此频繁，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穆斯林

冲出阿拉伯半岛之后最早征服的区域还是今

天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历

史特性决定了穆斯林可以固守宗教的核心内

容，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

和统一性。但是，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的

进展，还有国际政治的巨大动荡，正在创造

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流散，并模糊着

宗教共同体的边缘。那种曾经塑造穆斯林精神

品格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之

外的地区却显现出缺乏某些应对的适应力，这

不仅是神学解释上的，还是现实政治层面的。

不同团体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是推动人

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是任何个人都无

法阻止的。很多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并没有

囿于征服还是被征服这样二元对立的观念框

架之中，也没有像一些右翼政客那样，把欧

洲与穆斯林全然对立起来。在欧洲国家和穆

斯林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如果假以时

日，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社会适应或许会逐

渐得到解决。但是，近几年来穆斯林世界的

失序一方面使得激进思想和极端主义组织快

速发展和蔓延，一方面又让大批的穆斯林流

离失所，而与之毗邻的欧洲成为这些人心目

中最好的去所。对有些人来说，穆斯林移民

和难民的到来似乎预示着穆斯林正在以一种

悲情的方式再次征服欧洲。实际上，与历史

上征服与被征服相比，今天不论是衰弱的欧

洲，还是家园已毁的穆斯林，他们所面临的

并非如何互相征服，而是如何互相接纳。

当年穆斯林胜利者在西班牙建造了宏伟

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些铭刻在宫墙和门楣上

的话语至今依然可见：“除神之外，别无胜

者（Wa-la galib, illa Allah）”。不论昨日还

是今天，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今日欧洲与穆

斯林关系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似乎都在表明：

不论征服还是被征服，似乎都不过是对这句

话的一个短暂而世俗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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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神之外，别无胜

者”。不论昨日还是今

天，不论东方还是西方，

今日欧洲与穆斯林关系问

题上面临的困境似乎都在

表明：不论征服还是被征

服，似乎都不过是对这句话

的一个短暂而世俗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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